
这这才才叫叫““数数钱钱数数到到手手抽抽筋筋””
听公交公司点钞员讲述她们的点钞生活

都说手是女人的第二张脸，对
于自己的第二张脸，宋继红总是遮
遮掩掩。

原本纤细的双手上缠满了胶
布，因为点的钱比较脏，每块胶布
都脏兮兮的，右手的拇指、食指、中
指上还套着手指套防滑。“还能防
防细菌，有些点钞员对胶皮过敏就
直接裸手点，裂口、被感染什么的
都有。”

宋继红说，每天洗上10几遍手
是很正常的事情。“出来休息时得
洗、上厕所得洗、吃饭前得洗，只要
一出‘金库’门，第一件事就是洗
手，有时都拿着刷子把指缝都给刷
干净。”

有一件事让她们几个姐妹们

很伤心，“我们有个姐妹，每次回家
前都得洗好几次的手，但是回到家
以后，她婆婆还是不让她做饭，包
饺子什么的从来不让搭手。”宋继
红说，因为天天碰钱，她们的双手
沦为“只适合干粗活的手”。

“手指、脖子、肩膀，甚至到腰，
每个点钞员的这些部位基本上都
有毛病。我的手每天早晨起来时都
是麻的，多握几次才能好点。”宋继
红说，她们工作里的苦很少有人能
理解，“家里人都觉得很轻松，只要
点点钱就行，就该让他们来点点试
试。”

说到这里，宋继红的眼睛有点
红红的，当记者问是不是太辛苦
时，她又摆摆手。“我是激动的，能

让大家理解我们的工作就好。”宋
继红说，点钞员的眼睛也容易出毛
病，天天对着堆积如山的“绿票
票”，看着看着就眼花。

点钱并不是最辛苦的事，最让
公交点钞员们头疼的，是应付票箱
里各种各样“似钱非钱”的票币。

“游戏币、残币、假币、团成球
的、叠成元宝的、用胶带密封起来
的，看到这些就头疼。”宋继红说。
借着被采访的机会，宋继红也表达
出了自己的希望，“还是鼓励大家
多办卡吧，刷卡的人多了，我们的
工作也轻快些。再一个就是希望大
家乘车的时候，能把票款展开捋顺
了再投币，能减少不少工作量，谢
谢了！”

记者见到宋继红时，她还穿着
自己工作时的白大褂外套，裤子和
鞋子则很随意。看到记者，她有点
不好意思地摆摆手，“别拍我，穿得
太丑。”

宋继红说，平时的工作环境是
公司的“大金库”，装着防盗门，30

几个点钞员，每个人有自己的一张
桌子，上面就堆满了头一天每辆公
交车里的“收成”。

“平时我们都有统一的服装，
但是夏天嘛，太热了，公司就放宽
要求，我们也可以穿得随意点。”宋
继红说，因为她离着空调较近，所
以就穿着长袖，“其他人穿大T恤
的、自己做的人造棉裤子的、拖鞋

什么的都有。”宋继红说，穿得随意
点，可以缓解下紧张的气氛。

“窗是不能开的，风扇也不能
装，要不然来一阵风，桌上的钱还
不到处飞啊。”说起自己的工作环
境，宋继红说了两个词，“紧张”、

“特别静”。“没人说话、没人走动，
只有一种类似于机器点钞发出的

‘唰唰’声。”
每天早晨7：50，宋继红就跟姐

妹们一起开始全天的工作，30来个
人对付900多个票箱内的钱币。“上
班定点，下班就不定了，我们被称
为公司里的‘晴雨表’。”说起这个，
宋继红有些自豪地说，他们的工作
直接反映出公司前一天的收入情

况，“我们下班早，就说明前一天收
入不咋样，下班晚就说明收入多。”

“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更喜欢
硬币一些，因为好处理，但票箱里
大多数还是纸币。”每位点钞员每
天要整理一万一到一万三左右的
票款，如果都是团成球的，工作量
将相当大，“但收箱员们会更喜欢
纸币，如果全投硬币，他们搬起来
就费劲了。”

宋继红说，有时候她们也会碰
到“大票”，但面额一般不会超过50

元，“遇到这样的就想着可以少整
理不少，不过一般这种情况都是投
错了的，第二天就会有人来认领
了。”

每人一天要数30多箱子钱

每个点钞员都有点“洗手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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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时间盯着
绿色钞票，导致49岁
的宋继红经常眼花。
记者 赵金阳 摄

手指上缠满了胶布，能对手
指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记者 赵金阳 摄

本报记者 孙健

很多人梦想“睡觉睡到自然醒、数钱数到手抽筋”，现
在看看她们，你可能会对这句话有新的理解。她们也天天
跟“手抽筋”打交道，然而，从她们指端掠过的面额通常都
是一元钱。她们，就是公交公司的点钞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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